
■ 中英数学交流项目意义
深远， 它不仅让两国数学教师
互相取长补短， 在教学相长的
同时增进了友谊， 也让文化影
响力跨越国界， 推动两国文明
交流互鉴。

■李希贵

一直以来， 我都在思考一个问

题： 究竟哪些育人模式和环节更能

产生教育效益？

回答这一问题得回溯到九年之

前。 2010 年， 北京十一学校开始推

进以选课组班为主要教学组织方式

及育人模式的改革尝试， 把大量的

人力、 物力、 精力和资源汇集到各

个新创建的学科教室， 同时探索个

性化教学 ， 全校 4359 个学生 ， 就

有 4359 张课表。

接下来，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近十年来， 我们到底如何在学科教

室里开发教育价值， 培育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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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学生时代， 总有一间教室影响你一生
集中优势资源创建各具特色的学科教室， 使之成为莘莘学子最喜欢的地方———

学科教室和教学班的出现， 意

味着要打破传统行政班的架构， 很

多新问题接踵而至。 比如， 没有行

政班之后， 作业怎么收缴？ 运动会

怎么开？ 通知怎么下达给学生？ 召

开学生大会如何划分区域？ 用原来

的思维考虑这些问题， 似乎是很麻

烦， 但换个角度看， 这些问题其实

都是新的教育机会。

比如 ， 原来我们通过课代表

收作业， 现在变成学生交作业， 培

养了他们的主动性； 原来我们通过

班主任下达通知， 现在变成学生从

屏幕或各种信息渠道找通知， 培养

了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 所以从事

教育工作 ， 一定要避免用昨天的

方式解决今天的问题 ， 避免路径

依赖 。

不过， 教学班毕竟和行政班不

同， 学校不再把它当成一个集体来

评价， 也不再以针对学生的管理行

为作为评价指标， 这带来了一些良

性变化———教学班的班主任不像过

去那样， 常常因学生犯错而勃然大

怒， 这个角色变 “安全” 了， 他们

跟学生的关系也融洽了许多。 当师

生关系逐渐平等， 老师就有更多机

会发现真实的学生， 从而找到教育

的起点。

为了让教育资源分布在离学生

成长最近的地方， 我们还改变了以

年级为基本单位的管理及教育结

构———将教学班主任和学生置于核

心， 他们周边分布着由咨询师、 教

育顾问等组成的支持系统。

如今在北京十一学校 ， 平均每

80 名学生就配备有一名咨询师 ，

全校还有一个咨询中心和一位总咨

询师。 这些咨询师能为教学班的班

主任提供专业建议， 平时也会定期

给学生开大课 。 教育顾问则负责

“有重大问题的学生 ” 和 “学生的

重大问题 ”， 每个年级一位 ， 学校

还设有一位总教育顾问。

很多教育工作者干了一辈子 ，

都有一个感觉： 校园里， 往往管理

过度， 教育却不足。 这就是因为什

么都让老师管， 管得太多了， 反而

把学生推得越来越远。 所以管理结

构应该变， 需要变。

学科教室体现的既是教育空

间和结构的变化 ， 更是育人理念

的转变———从关注班集体到关注

每个学生 ， 打个比方来说 ， 就是

从只看到一片森林 ， 到看到每一

棵树木 。

在传统的以班主任为主的教

育体系里 ， 学生很容易受到班主

任的影响 。 在我以前工作的学校 ，

有位全国模范班主任是教化学的 ，

每 年 高 考 填 志 愿 ， 他 的 班 级 里

70%的学生报考化学专业 。 这种

影响太大了 ， 但它的背后其实存

在一定风险 。 试想 ， 这些学生到

了大学之后 ， 如果没能遇到像高

中班主任这样的老师 ， 可能会发

现化学其实并不是他的最爱 ， 自

己可能只是喜欢那个老师 。 所以 ，

教育工作者要避免把学生全都培

养成和自己一样的人 。

北京十一学校就特别关注在统

一的教育纲要和核心素养目标下 ，

为学生创设多元的教育环境 。 现

在， 每个学生每学年都会在七到十

个学科教室里学习、 生活， 比如物

理一班、 数学二班、 化学三班、 戏

剧班、 数据库班等。 当学生在这么

多不同的教学班里学习和成长， 每

个老师都对他进行了平行教育， 并

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而且在不同的集体中， 学生本

身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 比如一

个学生在数学三班里是课代表 ，

属于 “优秀员工 ”； 但在汽车设计

班里 ， 他可能就是个普通的 “学

徒工 ”。 在体验不同角色带来的心

态变化中， 学生有机会慢慢发现真

实的自己。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也在

慢慢锻炼适应不同集体的能力。 现

在有些年轻人进入职场后， 只能适

应一个单位的环境， 只会干一个岗

位的活 ， 只有一种职务定位 。 所

以， 学校希望学生们能在不同的学

科教室里， 学会适应多种环境和多

个岗位， 挖掘更丰富的自我定位。

这些学科教室到底需要为师生

做什么？ 首先， 这些教室要帮助老

师们设计真正的学习任务 ， 让教

走向学 ， 最终指向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育。

要实现从教走向学 ， 有两个

维度很重要 。 一个是学生的自主

性 ， 另一个是设计学习任务认知

的复杂性 ， 而学生的自主性又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的复杂性 。

过去 ， 很多老师会抱怨学生只是

在应付作业 ， 缺乏思考 ， 这是因

为老师还是基于 “技能 ” “概念 ”

等层级给学生设计学习任务 ， 而

学 生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主 要 做 的 是

“回忆 ” 和 “再现 ” 。 当老师设计

的学习任务停留在提取信息和理

解的层面 ， 也就不可能给学生更

多的时间和空间 ， 学生的自主性

就比较受限 。

因此， 只有在 “问题解决” 和

“思想创造 ” 这样的高层级给学生

设计学习任务， 才有可能激发他们

的 自 主 思 维 ， 使 他 们 把 单 纯 的

“学 ” 变成 “搭积木 ” 。 我认为老

师应该利用学科教室， 在学习任务

中设计一些认知的复杂项， 比如说

给曹操写墓志铭； 又如不借助任何

辅助手段， 用八分钟向母校五六年

级的学弟学妹讲述 《西游记》 的故

事等。

其次 ， 这些学科教室应该成

为 “创客工场 ”， 在每个学习环节

上为学生赋能 。 之所以要建设学

科教室 ， 号召学生走班上课 ， 就

是因为我们发现在一个教室里无

法组织适合所有学科学习的教育

资源 。 只有动起来 、 活起来 ， 才

能让每个学科需要的各种资源介

入学习过程 。

在北京十一学校的各个学科教

室里 ， 有大量的仪器 、 药品 、 图

书、 移动终端和各种工具。 最特别

的是 ， 老师们都在这些教室里办

公， 这就使教育效益的产生有了无

限可能。

过去 ， 学生们上课要做实验 ，

这节课需要什么仪器、 药品， 老师

就摆上什么， 做完就收掉了， 这个

学生有这种需求， 那个学生有那种

需要 ， 对不起 ， 没法儿全部实现 。

但今天， 我们的化学教室里， 已经

完全有条件按照每个学生的不同进

度， 开展不同的实验。 因为教室里

摆放着整个学年实验课程所需的所

有药品、 仪器、 图书资料等， 每个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 开启不

同的学习路径。

我们希望教室成为学生最喜欢

的地方， 如果他不喜欢自己天天待

的地方 ， 怎么会发生教育的功效

呢？ 回忆学生时代， 总有一位老师

影响着你， 特别是在中学时期成长

得很好的学生， 一定有一位好老师

影响了你。 但是今天， 我希望有这

么一间教室或者一间间教室， 也可

以影响学生的一生。

（作者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

本文为作者在第 13 届民进教育论坛
上的发言， 由本报记者朱颖婕整理）

从关注森林，到关注每一棵树

发现真实的学生，找到教育的起点

学生喜欢的地方，才会产生教育效应

■余闻婕

去年6月 ，我接到学校通知 ，参加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遴选， 有机会

到英国实地感受小学数学教育， 在当

地开展交流和学习。去年11月，学校接

待了来自英国的老师， 让他们深入上

海的数学课堂， 沉浸式感受上海的数

学教学模式。 在通过选拔和暑期培训

后 ，我于今年1月12日 ，再次前往英国

交流。

此次， 共有86位上海中小学数学

教师深入英国43所中小学， 开展为期

两周的教学， 我被分配到了英国西南

小镇康沃尔的一所学校。在这里，我见

到了之前在上海接待过的英国搭档 ，

她的学校里， 老师和同学都热情地用

中文 “你好 ”和我们打招呼 。而在英国

搭档包班的教室里，我看到了许多上海

数学的影子：用比身高的方式增进学生

对大于、小于、等于等符号的理解，学生

课前用英语背诵乘法口诀表……英国

老师把从上海学到的技巧用到了自己

的教学中， 这也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

到了令人自豪的亲切。

我如何在英国教数学
———从 “如履平地” 到 “步履蹒跚”

在英国,我面对的大都是一张白纸的学生，

在中国， 父母和培训机构已给孩子涂上了一层
底色， 而这或许是中国孩子的压力来源

在英国我要教的是两位数减法，在

上海我已教过两轮一年级，对这一内容

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出发前在备课组

也讨论交流过。谁知，信心满满的我在

英国的第一堂课就遭遇“滑铁卢”。

第一堂课我设计的是 《两位数减

整十数》，内容比较简单，只要理解十

位相减，个位不变就能顺利完成。可英

国学生第一次接触横式的计算表达方

式，一些孩子知道答案，能直接给出答

案，但要把横式步骤写下来，对学生来

说有一定难度。

英国课堂的一节课有一小时，比

上海的一节课（35分钟）多出25分钟，

可我仍没能完成教学内容， 课堂推进

得十分困难。课后，我和英国搭档交流

并分析了原因， 发现英国学生的计算

基础不像上海孩子那样扎实， 尤其是

20以内的加减法， 无法快速地口算出

答案，他们需要借助教具来帮助计算。

如果说在上海教学， 一堂课可以

用“如履平地”来形容，那么在英国上

课就只能说是“步履蹒跚”了，我觉得

十分简单的教学内容往往也会卡壳。

但这是学生最真实的反应， 他们不理

解的地方，更需要老师解惑。

鉴于英国学生的学情， 我推翻了

之前的教案设计，全部重新来过。由于

时差，我几乎每天凌晨就会醒过来，然

后开始备课。我把数字全部改小，使计

算更加简单， 让英国学生能够从简单

的题目开始，从而增强信心。

两位数减法最重要的就是理解退

位，当个位不够减时，需要向十位退一

作十。 上海的教材中使用计算条和小

圆片帮助理解， 英国的教具资源十分

丰富，他们也有计算条和小圆片。结合

他们的情况， 我决定用十根一捆的小

棒，更加具象，而当个位不够减时，就

把一捆小棒拆散，变成十根小棒。如此

直观的演示， 让英国学生把向十位退

一作十的概念理解得十分透彻。同时，

我通过大量的数学语言训练， 让学生

把横式的步骤说出来， 终于使大部分

孩子理解了。 在最后两天的大课展示

时， 周围十几所学校的近百位老师前

来观摩《两位数减两位数（退位）》这节

课。

从大量运用小棒的实际操作，到

PPT展示每一步骤的图像动画， 我希

望能在英国学生的脑海中建立图像模

式， 然后能逐渐在脑中想象， 脱离教

具。但这需要日积月累的训练，并非短

短两周或几节课就能达成的效果。

听课的英国老师各抒己见， 他们

对于小棒的运用给予充分肯定。 英国

老师也认为，这种从实际操作、图像显

示到脑内想象的模式很好， 从具体到

抽象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 在学习20

以内加减法时就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

这几节两位数减法的教学课， 我的备

课设计也让英国老师看到教学的多样

性， 让他们对于上海教材的编写积累

起更多理解和赞同。当地老师坦言，以

前， 他们并没有觉得10以内数字的分

与合，对于学生理解数学有多大影响，

现在他们体会到了层层递进的科学性

和小步前进的重要性。

在英国上的每一节课， 都会有英

国老师来观摩。 课后， 他们也借鉴了

我们的教学研讨模式， 通过和他们的

交流， 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上海老师

在课堂上采用的 “乒乓” 问答， 即快

节奏的师生互动问答。 这非常有助于

刺激学生的思维 ， 深化他们的认知 。

对某些题目的解题步骤， 上海教师会

编制朗朗上口的步骤方法， 以对仗的

童谣、 歌词等方式帮助学生记忆和理

解， 且非常注重口头表达， 会不停让

学生用规范的数学语言来答题。 例如

在教授两位数减法时， 我会用 “个减

个， 十减十， 最后合起来” 的小口诀，

让学生记住解题步骤。 当然， 这一切

都要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 而不是死

记硬背。

作为上海的老师， 我感到十分幸

福， 有系统的知识结构， 课程设计连

贯， 教材引领教学， 有大量的教师教

研活动， 在教学设计时有丰富的资源

分享库， 而不是闭门造车。 对此， 英

国老师非常赞赏， 用我的英国搭档老

师的话说就是 “open their eyes” （大

开眼界）。

而在英国的两周时间里， 也让我

感受到英国学校在环境氛围、 组织管

理方面的长处。 他们的教室都是包班

制， 这使得每间教室的布置都各具特

色， 就算是相同的主题内容也有不同

的呈现方式， 而且教室的墙壁会说话，

老师把各个学科的知识都融入到布置

中， 让学生沉浸在学科氛围里。 而且

因为包班制， 同一个主题教学可能会

涵盖不同学科， 让不同的学科串联起

一个主题内容， 跨学科融合得非常好，

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这样， 学生不会

感觉是为了学而学， 相反， 学到的知

识是可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在英国， 一所小学的人数不是特

别多， 老师基本上能叫出大部分孩子

们的名字， 知道他们的年级， 这使得

学生们特别有归属感， 任何学生遇到

问题可以向任何老师求助， 校园氛围

非常有爱。 同时， 英国学生也很善于

倾听和合作， 爱思考、 爱提问， 这些

都是他们的长处。

相比英国的低年级孩子， 我觉得

上海学生的压力可能会大些。 这也让

我反思， 也许学生数学能力的日益提

升， 离不开背后助力的家长———很多

家长提前把知识教给了学生， 或者把

孩子送进补习班提前学过一遍， 学生

已不再是一张白纸， 而是有了丰富的

底色， 才能让老师的课堂教学 “如履

平地 ”。 而英国孩子更多像是一张白

纸， 老师的教学模式， 使用的教学语

言， 可能是他们获取数学知识的信息

源头。 因此， 这两周中英交流给我的

最大收获就是， 即使将来的课堂， 我

会遭遇从 “如履平地” 到 “步履蹒跚”

的挫折， 内心也不会害怕， 我会事无

巨细地想好每一个教学环节， 预设每

一个问题的回答情况， 不断调整自己

的教学策略， 继续发挥上海教学模式

的优势， 取长补短， 用更多的耐心和

爱心来对待每一个学生和未来的每一

堂课。

离别总是让人不舍， 在告别之际，

同学们用歌声、 图画和文字写下感谢，

甚至有高年级学生通过上网搜索， 用

拼音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我， 让我很是

感动： 原来我的到来， 不仅教给他们

知识， 也让他们对中国， 对上海多了

一分了解 ， 也多了一分好奇 。 由此 ，

我由衷感到中英数学交流项目意义深

远， 它不仅让两国数学教师互相取长

补短， 在教学相长的同时增进了友谊，

也让文化影响力跨越国界， 推动两国

文明交流互鉴。 真心希望能有机会继

续参与这个项目， 和英国老师分享彼

此的想法和专业经验， 在课堂上共同

成长。

（作者为高安路一小数学教师）

在英国， 虽然一节课比上海的多 25 分钟，

但却推进得困难重重， 推翻所有备课笔记从头
来过， 才让教学顺利开展

“

“


